
    援藏的 20年间，无论在巍巍雪山

下，还是青青牧场上，抑或座座帐篷里、

堆堆篝火边，都留下过常留柱激情澎湃

的歌声，他还培养了很多藏族歌手，挖

掘、整理、推广了西藏的民歌。在藏期间，

常留柱病过好几次，多次回沪治疗，要不

是最终医生认为再也不能回高原生活，

他也许会一辈子留在西藏这片净土。

老骥伏枥

金秋十月的一个下午，我再次拜访

了常留柱教授。他的寓所就坐落在上音

校园边。多年不见的常老午睡刚起，满

头银丝、身板轻盈挺拔，思维、举止仍像

年轻时那样敏捷，根本看不出是位“奔

九”的耄耋老人。常老的生活很规律，每

天早起早睡，气功和太极拳是必修课。

每天晚饭后，他坚持与老伴一同在上音

校园内散步，风雨无阻。

这些年，常老在声乐系的教学任务

仍然繁重，除了学校安排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全国许多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的

“粉丝”也纷至沓来求教。常老对洋为中

用、古为今用的当代民族唱法有深刻独

到的见解，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

系。这些年，由于身体原因，除了不能再

去青藏高原，他的讲学几乎遍布全国各

地的艺术院校。教学之余，常留柱还编

写了《藏族歌曲声乐教学曲集》等一批

声乐教材，撰写了《成功的道路———才

旦卓玛的歌唱艺术》《藏族民歌及其演

唱技巧》《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等系

列学术论文。有空时，他还经常应邀深

入社区义务辅导业余歌者。他的退休生

活，始终围绕着教学在连轴转。

常留柱对我说：“有了好身体，才有

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和研究。”尽管不

能再去西藏，但曾经的援藏生涯让常留

柱永生难忘。

自学藏语

1960年，常留柱以优异的成绩被上

音留校担任葛朝祉教授的助教。当时西

藏急需从全国调集各类专业人才支援。

上海也派出了首批援藏干部，其中原本

有上音的另一位老师，但她因身体原因

不能上高原。在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替代的

情况下，常留柱自告奋勇挑起援藏重担。

那时进藏很艰难，路上九天九夜，

几经辗转。26岁的常留柱为了鼓舞进藏

干部的斗志，一路高歌、一路表演。但在

经过唐古拉山和沱沱河一带时，他也出

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常留柱初来乍到，不仅不适应西藏的

气候，更不习惯当地饮食。但西藏是歌舞

的海洋，无论在哪，总能听到优美的歌声。

陶醉其中的常留柱，忘记了暂时的困难。

甫到歌舞团，常留柱不仅担任独唱，

还要参与节目的编排，辅导团里的藏族

歌手。他学的是西洋唱法，如今要面对的

观众，绝大多数是藏胞。他们听不懂汉语

和外语，于是常留柱努力学习藏语。起

初，他用汉语拼音给藏语注音，依样画葫

芦地学唱了几首藏族民歌，很受藏胞欢

迎，但他自己总觉得不是滋味，身在藏

乡，唱不好藏胞喜欢的歌，就不是成功。

为此常留柱下决心潜心钻研藏语和

音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后，他的

藏语已非常顺溜了。西藏歌舞团是当地

最大的文艺团体，是由一支支一专多能

的乌兰牧骑式演出队组成。他们年复一

年地在哨卡、牧场、农庄、田野、军营等户

外演出。夏季酷暑灼人，冬天又寒风刺

骨，风沙袭扰，常留柱在演唱时，常常一

张嘴，就有许多细沙被风刮到嘴里。他吐

出细沙继续演唱，这种精神打动了在场

的观众。演出结束后，热情的藏民们会送

上事先准备好的酥油茶和青稞点心，以

表感激之情。常留柱总说：“能得到藏胞

的喜爱和欢迎，是最大的幸福。”

谱写心曲

藏胞的认可，激励、坚定了常留柱更

好地学习藏歌、藏戏和藏文化的决心。演

出之余，他经常深入生活、四处寻访，结

交了穷布珍、白玛老爹、巴青、次仁穷格

等许多藏族民歌高人和原生态歌者，他

从这些老艺人那里，记录、收集、整理了

200多首濒临失传的藏族民歌，这些作

品不仅是常留柱艺术人生的宝贵财富，

更是中国音乐宝库中的瑰宝。

经他首唱的《格桑拉》《长松拉》《达

瓦训奴》等歌曲受到各族观众的欢迎，其

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北京的金山上》，这

是常留柱从老艺人扎西处学到的一首

《山南古酒歌》。他觉得旋律非常美，就与

歌舞团团长兼驻团作曲马倬一起填词改

曲，经他首唱后，好评如潮。

有一次在昌都采风时，偶然听到当

地一位缝纫女工雍西（歌手韩红的母亲）

天籁般的歌声，爱才心切的常留柱千方

百计把她招到团中培养。一年后，北京举

办全国文艺汇演。雍西作为代表在人民

大会堂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作品让

人耳目一新。在场观演的周总理盛赞之

余，建议把歌中最后一句的歌词“社会主

义幸福天堂”改成“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

上”。此作后来成了从上音学成归来的才

旦卓玛代表作和保留曲目。

1965年，常留柱随西藏歌舞团出访

尼泊尔王国。归国途中，要为中尼边境地

区的驻军和筑路部队及民工作一场慰问

演出。在西藏，人民军队被尊称为：金珠

玛米，受到人民的崇敬，常留柱也感同身

受。人民解放军为了边境安宁，在艰苦的

环境下，开山筑路，遇水架桥，许多战士还

为此付出生命，途中他目睹了他们全然不

顾危险，在大山中悬空作业。常留柱一直

想写首歌唱解放军的歌，这天中午在一处

工地休息时，他听到了藏族民工代表献

上的颂词，创作灵感顿时被激发，借鉴了

藏族民歌《拉莫孔唐拉莫》的曲调和节

奏，一气呵成完成了《我心中的歌献给解

放军》。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

放，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歌坛经典之作。

文/ 剑 箫

    上期本栏，我提到国外有

位九十岁老人透露自己之所以

长寿的秘诀在于“懒”。其实，她的“懒”，

有另外一种意义。我简单归纳如下：

一是吃得“懒”一点：不去刻意追求

山珍海味，每天吃些唾手可得的简单面

食或粗茶淡饭就可以了。

二是睡得“懒”一点：不要过分追求

床的舒适性，有木板床也蛮好；累了就

睡，不硬撑；睡不醒的话就再睡一会，不

盲目为“早起”而早起。

三是想得“懒”一点：虽然冗事已

少，但与家庭、子女、亲戚的关系仍很密

切，总会有点是是非非、不尽如人意的

事情纠缠。要学会懒得打听，懒得参与，

不去或少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甚至要

“高高挂起”，这样就远离了不快和烦恼。

四是交往“懒”一点：年龄大了，不

大出门，但与邻居、朋友或其他社会关

系的联系多多少少还是有的，结交几个

相知相得的人，往来于几家谈得拢的家

庭，就差不多了，千万不要炫耀自己的

公关能力而滥交所谓的朋友。 须知，朋

友并非越多越好，很多时候，不光牵扯

了精力，打乱了既定的生活节奏，还容易

招惹麻烦，徒增郁闷，很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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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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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常留柱与藏族同胞一起过林卡节

当年援藏，

原本三年轮换。

但常留柱因为爱
上西藏和它的音
乐， 一去就是二

十年。 其间，因为身体原因，多
次回到上海治疗。 1980年，因
为一场疾病， 常留柱被调回上
音工作。 贺绿汀院长曾钦点他
担任上音附中校长，他婉拒了，

并主动要求回声乐系当一名普
通的教师， 从事喜欢的歌唱教学工作。

在声乐系工作的这些年，他培养了十四
个少数民族百多位歌唱新人，在各类声
乐大赛中摘金夺银。他把歌唱作为自己
一生的事业，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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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京的金山上》的首唱者，在今年国庆前夕，86
岁高龄的他获得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章，他就是声乐教育家常留柱。出身京剧世家的他，一
生与歌唱结缘。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执教，后因国
家需要，主动援藏，去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当了一名独唱演
员。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常留柱耐住寂寞，与藏族同胞打
成一片，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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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留柱近照

茛 常留柱

和好友才

旦卓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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